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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枫引
浓酒浅醉自睡起，暗算归期无归期。
欲笺家书山和水，一叶丹枫落故溪。

戊戌月夕
满城灯火渐阑珊，独倚高楼空待月。
桃花源地谁识我，问上广寒云中埋。
西风已凉秋已半，雁不解情蝉响歇。
正愁身为异乡客，故人遥寄月饼来。

采桑子
玉钩疏星到晓天，风袭一夜。残灯

明灭。兰烬如心心如雪。
为谁团圆为谁缺，只道缘浅。不关

离别。苦绪却做相思绝。

如梦令
夜夜鱼雁不归。心字渐渐成灰。梦

里看颔首，总是酸泪偷垂。因谁。因
谁。枕着凄凉独醉。

浣溪沙
春里繁花香魂冷。荷露推酌渡影

温。去年燕子落谁村。
风烟和雨雨和诗，着墨扰对棋人。

樯橹摇波雨成盆。

木兰花令
几度伤春春又暮。人醉那因风筝

误。若情还似当日愿，岂为旧梦渐清瘦。
当时深盟今何处。经年可有心如

故。徒把卮酒酹柳叶，燕子依旧水东流。

浣溪沙
辛苦东阳为春慵。逆旅平生似梦

中。一枕凄凉谁与共。
我是世间痴情种，知花何事怨东

风。吹落幽情冷处浓。

添字采桑子
芳菲都歇凋残也，只道寻常。无心

试妆。小立晚烟与斜照，恁凄凉。
玉环分付空一诺，何处思量。何苦

思量。却教游丝东飞去，认君郎。

宋明聪诗词
土地下放到户那一晚，只开花不坐果的沙子窝就注定是汉子

的。当汉子颤抖着手伸向阄筒的那一刻，就想到了沙子窝。那一
刻，汉子的手指偏巧往左一拐，只一拐，那块谁都嫌弃的庄稼地便
被汉子夹住了。汉子夹住的仿佛不是一块地，而是一朵开败了的
花，一个失去了青春容颜的妇人。汉子想，这是命，就像自己，命
中属土，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
村长有些歉疚，说谁抓了沙子窝都有些亏，把傍地的箭竹岗搭

上吧。村里的土地在汉子的无声中分掉了。幸好是汉子，一个大伙
公认的勤劳本色的庄稼汉。
自然，女人有些不依，说那地也能长出好庄稼？还要我这个下

崽的女人干嘛？女人正值中年气盛，饱实的奶子喂大了一双儿女。
汉子不敢吭声，他蹲在地上狠劲地剖篾抽烟。女人再说的时候，汉
子嘟哝道，我看上的不是沙子窝，是傍地的小土岗。女人没好气地
说，那是埋人的黄土岗，我看你是想埋在那里。
汉子认死理，他说身上有的是力气，睡一晚又会长出来，只要

肯使力，就能长出好庄稼，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那个冬天，汉子
吃住在沙子窝，他把箭竹岗的土一担一担挑至沙地里，足足堆了五
寸厚，然后进山烧草木灰，往地里撒了一层厚厚的灰土。开春的时
候，又挑去无数担猪牛粪。沙子窝变成了肥窝子，女人脸上这才有
了阳光，把腊肉和荷包蛋蒙在汉子的碗底。
雷打惊蛰。汉子和女人择了最饱满的玉米种子，在一个晴天丽

日里打穴、下种、施肥，最后连那金色的阳光一同埋进了土里。夏
日，玉米地荡漾着一片油绿，微风拂动的叶片沙沙地歌唱。阳光
下，野草疯长，玉米疯长，情歌疯长。那些年头，是庄稼人最开心
的岁月，庄稼地里有了久违的歌声和笑声。一进入秋天，满山遍野
的玉米标出了天花，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浓郁的花香。不久，玉米开
始抽穗灌浆，壮实得像水牛的犄角。这时，一个丰收喜悦的秋天就
到来了。
那年收了三十挑苞谷。望着金灿灿的苞谷，汉子觉得日子开始

饱满了。
后来，庄稼越种越不合算了，就像土地越种越瘦，土壤越来越

板结。女人说，农药、化肥、种子涨价，三级上交，各种提留，孩
子入学，看病就医，土地养不活人，这地没法种了，你去打工吧。
汉子听了，一脸的无奈和惆怅。汉子说，再看看吧。看什么呢？历
朝历代，最苦最不值钱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
汉子想了许久，对女人说，种辣椒吧，去年辣椒卖了好价钱。

汉子对土地的感情犹如对自己的女人，只要活着，就得去耕种，不
能任其荒疏。
汉子在地头播下一块辣椒种，用薄膜覆盖了，然后就去整地、

掏沟、打畦。他把地整得又细又匀，把沟掏得又直又深。一畦畦土
地其实就是汉子流下的一畦畦汗水。等待辣椒秧完全栽下的时候，
汉子的腰有些直不起来了，夜晚便听见他的咳嗽和翻身时的呻吟。
女人心疼不已，握着拳头捶打着汉子的脊背。
辣椒比玉米娇气，侍弄辣椒就更要耐心细致。浇水、施肥、锄

草、喷药，每一个环节都很讲究，弄不好就会花落果掉、株损形
亡。汉子每每发现地老虎，便碾成一滩稀泥烂汁。见到枝叶上的青
虫一把摁死。遇上打屁虫，将其捉住，关进一只透明的小瓶内，看
着它们自相残杀、饥渴而终。
辣椒开花了，挂果了。汉子多么希望天气晴朗，要不然长时间

的雨水会使到手的辣椒烂在地里。这时候，汉子的祈祷便会成为一
种煎熬，直到太阳露出笑脸，汉子的脸上才有了暖意。
辣椒大获丰收，汉子盼望的小贩却没出现，只得同女人一道上

县城将辣椒廉价处理掉。汉子买了两个包子，自己一个，给女人一
个。对于土地的爱恨只有庄稼人体会得最深刻。土地长不出好庄
稼，一年的汗水付之东流，庄稼人只能在心底淌血。粮食不值钱，
土地就得改种。对于种什么，他们很难把握，往往只能靠碰。种玉
米，玉米贬了；种辣椒，辣椒贬了。老天爷仿佛专门与他作对，汉
子很少碰上好运。
汉子决定种烤烟。烤烟种好了，当地政府有奖励，对于和土地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汉子来说，只要“战场”还在，心里就是莫大的
安慰。汉子开始新的战略转移，筹划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
沙子窝靠不住，那是一块种“锈”了的土地。烤烟“打生”，

汉子盯上了箭竹岗，决心开垦一块火畲地。于是，他磨亮了弯刀，
新打了镢锄，在那块竹鸡与斑鸠出没的林地旁搭起了芭茅棚。炊烟
升起来了，跟他来的那只苍老的黄狗，替他看家，陪他说话。他花
了半月砍倒那些竹丛和荆棘，让太阳暴晒，然后一把冲天大火炼了
地。汉子捧着肥沃的灰土，似乎看到了一匹匹金黄的烟叶。他开始
翻地，把那些盘根错节的竹根绞断挖出，拢成一堆，不给它们以复
活的机会。他在箭竹岗苦战了一冬，昔日葱郁苍翠的山岗翻天覆地
了，变成了一片黄土地。
汉子组织了最有力的后勤保障，借了贷款，购买了种子、烟

肥、农药，盖起了烤烟棚。他组织了精兵强将，叫上了女人，聘请
了技术员。他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开始运筹帷幄。
烟苗青郁，长势喜人。汉子开始盘算着这一季的收入，弄得好，

少说也有两三万吧。他像一个输光了的赌徒，寄希望于最后一搏。
眼看着哗哗的票子就要到手了，不想天就下起了雨，哗哗哗的

大雨，连续下了半月，中途还夹着冰雹，烟叶被击穿了，枯烂了，
水土流失了。汉子面对着黄土地跪了下去：天啊，怎老与我们庄稼
人作对？怎不给我们庄稼人一碗饭吃？这时，一道闪电划过，头顶
竟然轰隆隆响起惊天动地的雷鸣⋯⋯

庄稼地里的战争
□胡家胜

布兰登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
天，我送他到教室门口。
我想要离开，但是布兰登大哭

了起来，他的眼泪使他看上去就像
是一块从汤里捞出来的肉。教室里
全是小脸蛋，当然还有很多新背
包。菲利普斯夫人无奈地耸着肩，
她在这所学校是非常受尊敬的，她
说话的声音非常温和，所有人都说
她是孩子们的头脑大师，她可以走
进任何一个孩子的心里——在今天
之前。
菲利普斯夫人也无法让布兰登

安静下来。她尝试着将布兰登抱进
教室，但布兰登就像是一只紧紧抱
住草莓的蜗牛，菲利普斯夫人怎么
也不能将他抱起。教室里的孩子们
都看着我们，我觉得有些难堪，菲
利普斯夫人叹了一口气说：“我必须
要用大一点的力气，我希望你不会
责怪我，我只是想告诉你，布兰登
也是会长大的。”

我点头。菲利普斯夫人再次弯
下身来，用上了更大的力气，终于
将布兰登从我的大腿上抱走了。他
在菲利普斯夫人的手里就像是一条
刚被捕捞上来的鱼，剧烈地挣扎
着，菲利普斯夫人对我说：“你离开
吧，请你相信，布兰登也是会长大
的。”
因为我们离学校很近，他是唯

一一个不在食堂里吃饭的人。第一
天，他回家吃饱饭后，就不想去学
校了。我必须要送他去，然后他再
次在教室门口哭，菲利普斯夫人又
再次将他抱进教室。不过这一次，
她很轻松就把布兰登抱走了。第二
天，布兰登在回家的时候，告诉我
他有了新朋友。吃好饭以后，他从
椅子上下来，让我送他去学校，他
想尽快回到学校找他的朋友。
我把他送回去，我看着他找到

他的朋友，然后离开，他很开心地
对我说“再见”。我为他感到高兴，

但也为自己感到难过——原来我的
孩子居然也能那么轻易地离开我。
布兰登在他的世界里快速地成

长着，我每天都在他的世界之外快
乐地欣赏着。有一天，我替他收拾
行李，我往他的行李箱里装了好多
东西，布兰登皱着眉头说：“行了，
妈妈，我只是要去波士顿上班，我
不是要离开这个国家，我会每周都
回来一次的。”
我笑了，我说：“孩子，在我心

里你一直只有6岁。”
“妈妈，我 23岁了。”布兰登拥
抱了我，然后他拉起箱子，转身离
开了家门。
我突然流泪了。他6岁时，我努

力地想要他从我的腿上下来，现在
我又多么舍不得他离开，但他必须
要离开，因为正如菲利普斯夫人所
说，布兰登也是会长大的。

布兰登也会长大
□原著：伊莱兹·邦妮 [美国] 编译：郑羽秀

有一次，觉真法师带着三个弟
子到北京出差。到北京后，觉真法
师走在前面，带着三个弟子来到一
家宾馆门口。门口站着一个帅小
伙，穿着干净的礼服，直直地站在
门口，见法师一行进来了，他面带
微笑，恭敬地低头行礼，“欢迎光
临！请进！”随后，用手作出欢迎的
姿势。这时，觉真法师站在门口停
了下来，对小伙子，身子向前微
倾，回个礼，并说了声“谢谢你！”。
晚饭时间，真觉法师一行四个

人来到一家素食馆，由于就餐的人
多，服务员上菜有点慢，有个弟子
就急了，对站在一边的服务员说：
“快点嘛，我们吃完饭，还有其他事
做！”服务员弯下腰对这个弟子，微

笑着说，“对不起，让各位久等了，
今晚就餐的人多，上菜是慢了点，
我现在去厨房提醒上你们的菜。”说
完，她轻轻地带上门，脸对着房间
退了出来。后来，菜陆陆续续上齐
了，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觉真法
师按惯例开示了，说道：“刚进门的
时候，我向门口的小伙说‘谢谢’，
并回礼，但你们三个没一个回礼和
说‘谢谢’的。小伙子对每个客人
都重复一句话‘欢迎光临！请
进！’，多不容易呀，他在说话，也
是在修行。还有，刚才你们催服务
员的态度就不对，说话要心平气
和，语气委婉，请别人做事，要说
‘谢谢’，对人要礼貌。服务员的工
作也不容易呀，我们说着，他们听

着并礼貌地解释；我们喊着，他们
跑来微笑向我们解释，话中含着谦
卑。从这个角度上看，门口的小伙
和服务员的说话都是在修行，所
以，我们要理解和尊重他们。”
弟子们听了真觉法师的教导，

惭愧地低下头，大家表示，以后要
把说话当成一种修行来对待，对人
有礼貌，努力做一个真正的品行端
正、受人欢迎的弟子。
人际交往中，我们对他人的尊

重，直观地表现在说话上，说话是
一种修行，是一门学问，需要智
慧，更需要品行，而品行只能在平
时的修行中得到。

说话也是一种修行
□张培胜

七绝 赞荷
日晒汤蒸挺傲姿，蝉蛙诱腐计无施。
欲知纯洁何难得，要待田塘出藕时。

七绝 崇荷
虽困塘中志不衰，不妖不媚自成才。
冰清玉洁非凡体，慧眼观音作座台。

七律 咏荷
美如仙子露芳容，淤出无污有绝功。
玉骨成于清水濯，冰肌锻自赤阳烘。
蛙登叶面摇珠碎，蝶戏苞间恋香浓。
碧梗霁濡千杆笔，藉风妙绘一湖虹！

七律 赏荷
荷花村里赏荷花，夏日熏风满目华。
碧叶卷翻千柄伞，红莲绽放百重霞。
玉盘承露滚珠子，簪梗停蜻竖尾巴。
十里香飘蛙鼓乐，仙姑塑像美无瑕。

夏日观荷律诗一组
□田新民

龙尾巴，村名也。为张家界市武陵
源区协合乡辖。
此地以龙尾巴名，其由来已久矣！
据清道光三年修刊《永定县志.山

川志》载：永定城东有青龙山，其山脉
如龙，起伏迴环，绵延百十里，相连青
岩山。据传：明永乐中青龙山旁建普光
禅寺，某地理先生曾沿青龙山脉一路踏
勘，得知此山脉直从永定城东龙头至子
午台，至洞湾，至郑家坪，至古榔垭，至
化龙岗，至杨家垭，至此地为尾也。因
其为名。
龙尾巴为昔之青岩山之一隅，今之

武陵源主景区之入口。其风光旖旎，地
灵物华，气象万千。
余观龙尾巴乃“仙人坐台”之地

也。其龙尾一山高矗，如龙之尾翼护卫
其后，而前则有青峰环列，如僧群如凡
众礼拜也。龙尾巴人逸居其台地间，受
万峰拥戴，沐佛光仙露，采日月精华，
其不如仙乎！
汉时有张氏名子房者，辞留侯而不

仕，拒厚福而不享，寻赤松子而至此。
遂以青峰为伴，以花草为食，隐居而至
终老矣！留侯者，智人也。其能将后世
交于此地，足见龙尾之异而异乎寻常者
也！

明有乱世英雄名向大坤者，于四川
兵败明将傅友德后，携至德、至道、至
善三子“高蹈远引，游走湖南辰、常诸
地”后，于龙尾巴之天子洲“吹角齐
军，建邦立帝”。后虽被逼死于神堂
湾，然其能选定以龙尾巴作为“天子之
地”，足见此地之重而重乎于寻常者也！
古往今来，龙尾巴多有文人逸士者

流到此访古觅胜，现龙尾巴奇山秀水间
多存遗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余受命编制水

绕四门旅游开发规划，曾于龙尾巴客居
月余。时余遍访龙尾巴之山川形胜，日
读青峰，夜交古人；朝饮松竹之坠露
兮，夕浴星月之银辉；眼观山花之烂漫

兮，耳听百鸟之合鸣⋯⋯余竟乐而忘
返，记不清岁月几何也！
三十余年后，余受邀再上龙尾巴，

但见其山水依旧而新村已不知南北矣！
宽阔的马路穿村而过。宽阔的马路如一
条民俗文化长廊，两旁有古风廊亭，有
诗意园林，有处处文化石刻。村中农舍
已全部实施风貌改造，其土墙青瓦，廊
轩木格，尽显土家民居风情也。更有那
家家客栈，或以留侯名，或以子房名，
古朴而苍雅。客寓其间，感越千年而近
古人也！
时逢盛世，国强而民富。龙尾巴人

乘乡村振兴之东风，全力进行美丽乡村
建设，而使古村变新颜也！

古梓传奇
龙尾巴又称梓木岗，盖因村中一古

梓木而得其名也。相传明洪武年间李、
邓二姓人家初居此地，曾为地界发生争
执。后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并由李、
邓两家合栽此梓木一株以为界树。栽此
木时，两家共出三百饼桐枯作基肥。后
每年又合施土杂肥三百石，经百十年未
曾间断。
此木得茁壮成长，其枝繁叶茂，势若

参天。自栽下此木后，两姓人家和睦共
处，亲如一族；且发人发家，物华而天宝
也。龙尾巴子孙皆称此木为吉祥树！
此木经数百年而不衰。某年省林业

厅某专家来龙尾巴考查，知此木高二十
余米，周长七米余，年轮五百余，称其
为湖南梓木王哩！
然则凡物皆有其寿，此木亦如是

也。2017年春，古梓忽花开满树，秋后
落下满地籽实。第二年，古梓树下长出
了满地梓苗，而古梓却再没发芽⋯⋯
古梓木寿终谢世。
遍地幼梓茁壮成长。
龙尾巴好运绵延也⋯⋯

龙尾巴记 （外一章）
□覃儿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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